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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中的“雅”与“俗”是一对所指不断变

动的概念。在中国古代文学系统中，“雅”指处

于文学正统地位的诗和文；“俗”指戏曲、小说

及其他以俗语写作、演绎的文本，如弹词、宝

卷、民间故事等。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

说：“‘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

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差不多除诗与散文

之外，凡重要的文体，像小说、戏曲、变文、弹词

之类，都要归到‘俗文学’的范围里去。”“‘俗文

学’不仅成了中国文学史主要的成分，也成了

中国文学史的中心。”之所以这么说，一是因为

传统的“雅文学”只包含诗文，所以“俗文学”的

范畴就十分广泛；二是“许多的正统文学的文体

原都是由‘俗文学’升格而来的”。诗歌起源于民

间，是通俗的，被文人所取，才成为雅文学。词如

此，小说亦如是。当一种通俗活泼的写作形态

被主流作家取用时，俗言也就成了雅文。

小说的雅俗之辨

在小说、戏曲这类中国传统的通俗文学

中，也存在雅俗之分。清代的“花雅之争”，就是

戏曲内部作为雅乐正声的昆曲与京腔等花部

乱弹之间的区别。而笔记体小说的文言叙事与

话本、章回的白话叙事之间也有雅俗的不同，

《世说新语》往往就不会被视为通俗小说。雅俗

之间可变通，而文体不是划分雅俗的关键。特

别是对于小说而言，《三国演义》《红楼梦》是传

统通俗小说，但当代读者只把它们当经典读。

经典即“正”，也就是“雅”。所以雅俗之辨还涉

及读者问题。

在《小说的兴起》中，瓦特就专门谈到“读

者大众”与“小说”兴起的直接关联。洛文塔尔

在《文学、通俗文化和社会》一书中也论及，在

18世纪，“甚至一个相当没有名气的作家也可

以靠给狂热的公众写连载小说获得丰厚的收

入”。在中国，通过写连载小说来获取收入，是

从19世纪后期开始的。文学革命之后，新文学

家把文学作为启蒙与救亡的事业，而把那些靠

连载小说来赢得读者、赚取收入的作家排斥在

“主流”文学之外，于是后来的研究者把这些被

排斥的作家统称为“通俗作家”。现代中国文学

的“雅俗之争”是由雅文学即新文学家主动挑

起的，他们把通俗文学作为一个相对的存在，

始而批判，既而共生，最终相融。文学革命的发

动，目标在于“立人”，读者启蒙是新文学取得

成功的关键。要赢得读者支持，就要排斥已拥

有大量读者的通俗文学。雅俗文学同争读者市

场。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兴起，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解读成是向无产阶级读者、大众读者，

尤其是底层读者蔓延的文学运动。文学大众

化、通俗化运动在新文学中得以展开，由此雅

俗文学互鉴优长。至40年代朱自清提出“雅俗

共赏”，既是对理想读者的邀约，也是对文学创

作的要求。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雅俗，在诗、文、戏

剧领域几乎不存在问题，而小说确有雅俗之分，

并且从现代到当代，小说的雅俗所指同样发生

了变化。20世纪上半叶的雅俗文学主要指新文

学和被其所命名的“鸳鸯蝴蝶派文学”亦即当代

学者所称的“通俗文学”之间的差异与关联。20

世纪后半叶至今的“通俗文学”已不再是“鸳鸯

蝴蝶派”的了，或者置换成通俗文艺、大众文化、

畅销小说、网络文学等其他词汇更能切合当代

潮流。在这些词汇中，“类型文学”是当下讨论小

说雅俗之别的一个较为突出的概念。

类型文学何必有雅俗之别

何谓“类型文学”？这不仅是一种创作类

型，更是一种文学阅读或研究的方法，可用结

构主义、叙事学来给文学进行人为的归纳、分

类与命名。“类型文学”构成一种写作潮流，相

当数量的作品遵循相似的叙事语法，有一些甚

至模仿因袭。但最初的文本不应被看成是写

“类型”的自觉行动，当与之类似的文本形成一

定的写作规模时，才可作类型学的界定。类型

学方法十分适合小说研究，故“类型文学”通常

即指“类型小说”。

正如欧文·霍兰在《文学批评》一书中所指

出的，“结构主义的方法尤其适合类型批评”。

普洛普《故事形态学》、托多洛夫《侦探小说类

型学》等类型文学研究经典著作，即是以结构

主义方法来对作品进行分类研究。当代中国的

类型文学研究，则基本是以题材对小说进行分

类，特别表现于网络文学，玄幻、灵异、历史、悬

疑、仙侠等都只是题材分类。当代对类型小说

的讨论，一般认为是从2000年《大家》杂志刊

登《关于类型小说的对话》引起的，至今所谈及

的“类型小说”主要指的依然是题材类型。这种

分类方法当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为表率，既

简明清晰，又能兼及小说类型的纵向历史变迁

与横向特征描述。当代学者在研究现代通俗小

说时，参用鲁迅的研究方法，用社会、言情、历

史、武侠、侦探等题材类型来梳理现代通俗小

说，而这些小说在发表时，已被报纸杂志的编

辑归属于某一题材栏目之中。网络小说的发表

与此有些类似，网站分门别类地刊布小说，这

样网络小说便被人为地作出了类型区分。如此

来看，通俗小说、网络小说、类型小说仿佛就成

了可以互通的概念。然而，网站或现代期刊的

小说归类比较粗糙随意，学理化不足，基于此

而生出的“类型小说”话题本身就应该得到辨

析。何况题材的分类并不是“类型小说”唯一的

分类方式，《侦探小说类型学》即说明了这点。

从结构、叙事、话语等方面的分类，当然也能区

分出不同的“类型小说”，这样的“类型小说”能

突破所谓雅俗的限制。

如果题材可以区分不同的类型小说，那么

在新文学或雅文学中，乡土小说、社会剖析小

说就俨然可以成为“类型”。如果叙事结构能作

为类型归纳的依据，那么对小说深层结构的解

析，可以突破雅俗之界，通俗小说和严肃文学

能够共享某一深层叙事结构。另一方面，一部

通俗小说或网络小说不一定就只属于某个类

型，“跨类型”的小说文本比比皆是。一则由于

题材分类相互之间本就有重叠含混之处，玄幻

与奇幻、都市与现实等类型的分界并不明确；

二则由于类型本就是一种人为归类法，小说写

作是具体的个人行为，往往会突破一般或抽象

的成规。网络文学的研究者已指出当下小说

“后类型化”的写作趋势，是Z世代新经验的

“先锋性”表达。当代小说面临的不再是雅俗对

立的问题，因为新文学对“鸳鸯蝴蝶派”的批判

语境早已不复存在。在数字媒体、网络消费、人

工智能不断升级的当今世界，中国小说需要怀

揣人类共同体的忧患与希冀，陪伴、引导与塑

造更广大的阅读者。

超越雅俗的大众读者

若把麦家《暗算》、孙甘露《千里江山图》、

东西《回响》等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当成类型

小说来读，并非不可以。这些作品所含有的悬

疑、推理、解密等类型小说手法，吸引了读者。

同时，正如一些评论家所言，它们又打破了类

型，在熟悉中提供陌生，从而带来新的阅读体

验。在《世俗的经典》一书中，诺思洛普·弗莱从

“大众文学”的角度论述了这种创作现象：“大众

文学并不优于或者劣于精英文学，它也不是一

种不同的文学形式，它只不过代表了文学不同

的社会发展。同一个作家可能会感到自身内部

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两种趋向的拉力。大众文

学使我们的文学体验多样化，并防止任何一种

文学形式形成垄断。但随着时间流逝，大众文学

作家毫无例外地通过被融入‘既定的文学形式’

而生存下来。”这种“既定的文学形式”或许就如

“类型文学”，但不能被看成是固守不变的。“大

众文学”既不边缘，也不被宰制，它能提供“多样

化”的“文学体验”，弗莱认为“这种意义上的大

众文学表明了新一轮文学发展会来自哪里”。

按照郑振铎的解释，“俗文学”或“通俗的

文学”也是“大众的文学”。每一次雅文学的新

潮流都从俗文学或大众文学中汲取了滋养。四

言诗、五言诗、七言诗、近体诗、词曲等，均从

“俗文学”而来。“新一轮文学发展”来自“大众

文学”可谓势所当然。即如金宇澄《繁花》，其叙

事话语、结构、故事不无韩邦庆《海上花列传》、

包天笑《上海春秋》、平襟亚《人海潮》等社会言

情小说的兴味。对上海的地道描写，在这些现

代通俗小说中已表现得淋漓尽致。《繁花》的动

人之处正在于对市井人生的细致展现，把《繁

花》看成是“大众文学”未为不可。又如《三体》

等科幻小说，也不可能被简单地进行雅俗归

类。由此，弗莱的“大众文学”还可以有另一种

解读，即现行的主要的多彩的文学创作潮流，

它已超越雅俗并无关雅俗，它能得到社会广大

读者即大众读者的认可，繁荣当下文化生活，

在历史与未来之间留下“既定的文学形式”和

独特的思想成果。

“大众文学”对应的是“大众读者”，尽管有

评论者指出，就我国的人口总数而言，纸媒和

网络读者的人数并不“大众”，但这些读者无疑

具有文化认识与思考能力。随着教育改革与全

球化进程，大众读者已然成为文学创作的构成

性力量。约翰·费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中谈

道：“大众文本的复杂性既在于它的使用方式，

也在于它的内在结构。文本意义所赖以存在的

复杂密集的关系网，是社会的而不是文本的，

是由读者而不是文本作者创造出来的。当读者

的社会体验与文本的话语结构遭遇时，读者的

创造行为便得以发生。”文学创作诉诸于读者，

大众读者的成长促进了文学发展，也推动了社

会文化进步。当代文学需要超越雅俗之辨，在

大众主体及其精神潮流中创造与成就最优秀

的价值。

（张蕾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孟亮系苏

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雅俗关系是中国古典文论中一个较为系

统的重要论题，它在宋代得到充分展开讨论。

“以俗为雅”即是当时提出的重要命题之一。

“以俗为雅”是宋代文坛的一个重要观念，对宋

元明清文学创作和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当

下文学创作亦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以俗为雅”的提出和流变

不少学者认为“以俗为雅”最早由梅尧臣

提出，所依论据是陈师道诗话中所载：“闽士有

好诗者，不用陈语常谈，写投梅圣俞。答书曰：

‘子诗诚工，但未能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尔。’”

（《后山诗话》）但有部分学者对此说提出了质

疑。莫砺锋指出：“但梅尧臣是否真的说过这

话，尚无坚证。”（《论宋诗的“以俗为雅”及其文

化背景》）欧阳修诗话中载有：“圣俞尝云：‘诗

句义理虽通，语涉浅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

（《六一诗话》）梅尧臣提出“诗有五忌”，其中有

“二曰字俗则诗不清”（《续金针诗格》）。如此

看来，梅尧臣反而对浅俗可笑的字句持否定态

度。苏轼云：“诗须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

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题柳子厚

诗》）故此，该观点首先由苏轼提出的看法更让

人信服。作为“苏门四学士”之首的黄庭坚云：

“因明叔意斯文，试举一纲而张万目。盖以俗为

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公眉人，乡先生之

妙语，震耀一世。我昔从公得之为多，故今以此

事相付。”（《再次杨明叔韵并引》）黄庭坚明确声

称自己是从“公”（苏轼）处得到了“以俗为雅，以

故为新”的写作“妙语”，并称此法为颠扑不破的

写诗纲领。

孙克强、范松义认为，关于“以俗为雅”，学

术界往往提到其与禅学的关系，但若从根源而

论，这一范畴应是源于庄子的“从俗脱俗”思想

（《庄子的“从俗脱俗”与诗学的“以俗为雅”》）。

这一观点很有独见。苏辙评述苏轼云：“继而读

《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

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亡兄子瞻端明

墓志铭》）清代刘熙载论著中有“东坡则出于

《庄》者十之八九”（《艺概·诗概》）之语。苏轼虽

然受庄子影响至深，但庄子的“从俗脱俗”思想

主要是人生哲学的体现，没有以“雅”来概括脱

俗境界，也没有提炼成中国古典文论。文学上

的雅俗并列之论在唐代以前寥寥可数，明确

把雅俗联系起来的是文学理论家刘勰，他说：

“色糅而犬马殊形，情交而雅俗异势。”（《文心

雕龙·定势》）“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

之意。”（《文心雕龙·序志》）刘勰一方面主张

“雅俗异势”，另一方面说明“雅俗”已经成为

诗文评价的通用标准。唐代皎然云：“诗有二

俗：一曰鄙俚俗，二曰古今相传俗。”（《诗义》）

皎然最早对诗作所用俗语予以归类。诸如此

类的观点为宋代“以俗为雅”的提出奠定了理

论基础。

自“以俗为雅”提出后，在宋代有赞成或承

续者。朱弁诗话中载有：“（参寥）尝与客评诗，

客曰：‘世间故实小说，有可以入诗者，有不可

以入诗者；惟东坡全不拣择，入手便用，如街谈

巷说，鄙俚之言，一经坡手，似神仙点瓦砾为黄

金，自有妙处。’”（《风月堂诗话》）杨万里不仅

赞同苏、黄二人的“以俗为雅”观点，而且补充

说：“有用法家吏文语为诗句者，所谓以俗为

雅。坡云：‘避谤诗寻医，畏病酒入务。’如前卷

僧显万‘探支’‘阑入’，亦此类也。”（《诚斋诗

话》）在宋代，对此，亦有批判或反对者。许彦周

云：“作诗浅易鄙陋之气不除，大可恶。客问何

从去之？仆曰：‘熟读唐李义山诗与本朝黄鲁宜

诗而深思焉，则去也。’”（《彦周诗话》）严羽云：

“学诗先除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

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沧浪诗话》）。在宋

代之后，针对“以俗为雅”的评说也一直持续且

褒贬纷纭，并由此衍生出刘熙载《艺概》中的

“借俗写雅”、黄图珌《看山阁闲笔》中的“化俗

为雅”和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中的“运俗入

雅”等。王水照认为：“宋代文学正处于由雅向

俗的倾斜、转变时期，在整个文体盛衰升降过

程中，处于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宋代文学

通论》）“以俗为雅”的提出对宋代以及其后的

古典诗论、文论和文学发展影响颇大。

“以俗为雅”在宋代文学中的实践

在宋代之前就出现有“以俗为雅”的创作

实践。唐代杜甫已被宋人推崇为这方面的杰出

代表。北宋释惠洪云：“句法欲老健有英气，当

间用方言为妙。如奇男子行人群中，自然有脱

颖不可干之韵。老杜《八仙诗》序李白曰：‘天子

呼来不上船。’方俗言也，所谓襟纫是也。”（《冷

斋夜话》）南宋张戒云：“世徒见子美诗多粗俗，

不知粗俗语在诗句中最难，非粗俗，乃高古之

极也……近世苏黄亦喜用俗语，然时用之，亦

颇安排勉强，不能如子美胸襟流出也。”（《岁寒

堂诗话》）张戒肯定杜诗于粗俗之表中实蕴含

高古之实，而苏、黄诗用俗语则呈勉强之迹。在

宋代文学领域自觉提出和实践“以俗为雅”且

都有突出贡献的诗人首推苏轼、黄庭坚、杨万

里三人。罗大经诗话中载有杨万里主张为“诗

固有以俗为雅，然亦须经前辈熔化，乃可因

承”。（《鹤林玉露》）指出杨万里用的俗语多经

“前辈熔化”方才“因承”运用。清代李树滋亦

云：“用方言入诗，唐人已有之。用俗语入诗，始

于宋人，而莫善于杨诚斋。”（《石樵诗话》）与其

他诗人创作以俗语、口语偶尔点缀，以造成新

鲜趣味或者“陌生化”效果不同的是，“诚斋体”

诗歌运用俗语、白话的数量多、范围广。概言

之，苏、黄和杨三人所共同倡导的“以俗为雅”，

实践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在语言方面，二是

在题材方面。宋代诗人尤其是在语言的“以俗

为雅”方面下了极大工夫。诗歌语言的“以俗为

雅”主要表现在诗歌汲取民间语言，对俗语、谚

语、方言、俚语等熔铸加工，化用在诗中，使作

品活泼、生动、通俗，饶有情趣。

除此之外，在宋词当中“以俗为雅”的创作

实践亦深得其妙。柳永的词吸收了大量口语入

词，风格通俗流利，正因为如此，才会有宋代叶

梦得所谓的“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避

暑录话》）之说。宋代胡仔云：“柳之乐章，人多

称之……彼其所以传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

子易悦故也。”（《苕溪渔隐丛话》）再如李清照

的词，语言平易，格调清新，明代杨慎评赞云：

“以寻常语度入音律，炼句精巧则易，平淡入妙

者难。山谷所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者，易安先

得之矣。”（《词品》）至于宋代话本小说中大量

“以俗为雅”的现象更是普遍。可以说，宋代多

种文体在创作实践中都存在“以俗为雅”倾向。

“以俗为雅”对当下创作的价值

“以俗为雅”的价值，从黄庭坚所言“震耀

一世”一语即可看出，其与“以故为新”已成为

北宋中后期许多诗人所共同认可和追求的诗

歌创作理念。朱自清评价黄庭坚说：“他将‘以

俗为雅’放在第一，因为这实在可以说是宋诗

的一般作风，也正是‘雅俗共赏’的路……不过

黄山谷虽然不好懂，宋诗却终于回到了‘做

（作）诗如说话’的路，这‘如说话’，的确是条大

路。”（《论雅俗共赏》）此论可谓精辟，点出了

“以俗为雅”的重要价值。在古代中国，雅和俗

是一对不断发展变化的范畴，不同时代、不同

社会的思想家、批评家、作家对雅俗在音乐、文

学、美学和为人风尚乃至政治评定等方面的内

涵有不同阐释。但总体而言，他们大多严于雅

俗之辨，趋雅避俗、去俗崇雅是历代士人在为

人和写作两方面的共同追求。可是到了北宋，

诗人们却提出了“以俗为雅”的口号，对雅与俗

的关系进行新的审视，揭示出雅俗之间既对立

异势、又相互转化交融。这不但实现了雅俗共

赏的审美功效，也大大推动了宋代以及后世雅

文学与俗文学的共生共长。

“以俗为雅”对当代文学创作同样具有不

容忽视的重要价值。第一，它蕴含着文学创作

者人格与作品风格的统一。莫砺锋指出，宋诗

的“‘以俗为雅’就是在审美活动中对于‘俗’的

超越”（《论宋诗的“以俗为雅”及其文化背

景》）。这种超越首先以文学创作者人格的不俗

为立足点。苏轼有言：“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

医。”（《於潜僧绿筠轩》）黄庭坚亦谓：“士生于

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书

嵇叔夜诗与侄榎》）诗格出于人格，人格不俗是

诗歌创作中“以俗为雅”的先决性条件。当代诗

歌创作中曾经出现口水诗、下半身写作等未经

熔铸、难登大雅之堂的作品。究其原因，主要在

于诗歌创作者未能真正达到人格不俗的境界，

在创作观念上将俗与雅混为一谈。我们现在的

文学创作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

俗、庸俗、媚俗，首先在于文学创作者的人格和

品位不能太过俗气。第二，它蕴含鲜明的创新

意识。苏轼云：“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

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皆废。”（《书黄子思诗

集后》）清代蒋士铨亦云：“宋人生唐后，开辟真

难为。”(《辩诗》)“以俗为雅”的提出和实践不但

是宋代诗人突破“古今诗人皆废”和“真难为”

困境的创新之举，也昭示着民间语言能够成为

历代作家文学的源头活水。对当代作家而言，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断吸纳人

民当中的鲜活语言，剔除无病呻吟、光怪陆离

和低俗不堪等文风。

“优秀作品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

不定于一尊，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

人，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天盖地。”创作者需

要在包括诗歌创作在内的各种文学领域当中

总结和提炼中国古典文论精华，走雅俗共赏

之路，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为人民群众所喜爱

的优秀作品。

（作者系兰州理工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以俗为雅”的提出、实践和价值
□尚 斌

““以俗为雅以俗为雅””的提出和实践富有启示意义的提出和实践富有启示意义。。对当代作家而言对当代作家而言，，要坚持要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断吸纳人民当中的鲜活语言不断吸纳人民当中的鲜活语言，，剔除无病呻剔除无病呻

吟吟、、光怪陆离和低俗不堪等文风光怪陆离和低俗不堪等文风

雅俗之辨、类型文学与大众读者
□张 蕾 孟 亮

现行的主要的多彩的文学创作潮流现行的主要的多彩的文学创作潮流，，已超越雅俗并无关雅俗已超越雅俗并无关雅俗，，它它

能得到社会广大读者即大众读者的认可能得到社会广大读者即大众读者的认可，，繁荣当下文化生活繁荣当下文化生活，，在历史与在历史与

未来之间留下未来之间留下““既定的文学形式既定的文学形式””和独特的思想成果和独特的思想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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